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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民俗与地方艺术：
造型类民俗艺术研究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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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俗艺术是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的文化物象，是民众现实生产生活的重要部分。研究民
俗艺术必须要关注其所处的外在环境，必须要用发展的眼光观察民俗艺术及其参与且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
生态，必须关注艺术形式本体及其所发生关系的民众的生产日常生活，必须关注创造并传承民俗艺术的民
间艺人。要通过个案研究进而关注该类艺术形式自身嬗变的文化逻辑及现实影响力的实现，特别是在当下
社会文化意义重塑过程中的生存智慧与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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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艺术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研究对象，学者们采用了多种多样的研究角度以及方法，产出了一大批

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并由此形成了一些新兴交叉学科，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艺术民俗学与民俗艺术学。其

中，艺术民俗学是张士闪一直深耕的学术领域，其著作 《艺术民俗学》于２０００年出版，且在２００６年被列为

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２００８年教材修订版 《中国艺术民俗学》出版，２０２１年获教育部

首届国家优秀教材奖（高等教育类）二等奖。除了 《中国艺术民俗学》《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西小章村》

等著作外，张士闪及其团队还主编了出版７册 《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１３辑 《节日研究》、２０册 《山东

村落田野研究丛书》等，产出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这些成果大多围绕艺术民俗学展开，或与艺术民俗学密

切相关。① 正是由于张士闪试图通过观察 “民众个体在艺术发生的生活现场所体现出的生存智慧与自我生

成”，积极去 “认知、理解和阐释乡民艺术背后的生动鲜活的民间传统”，② 从而直接推动了民俗艺术研究

与民俗艺术学的建设工作。为了进一步建设中国特色艺术民俗学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深化中国本土艺术

研究，张士闪组织申报获批了２０２２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中国艺术民俗学的理论与实践

研究”。该项目实施过程中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思路出发，梳

理与艺术民俗学研究相关的知识积累与学术实践，揆理度势地推进中国艺术民俗学专题研究和学科体系建

设，探索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美丽乡村建设、非遗保护等国家重大文化战略的方式方法。

造型类民俗艺术是民俗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其开展的研究工作是该重大课题的应有之义，即围

绕造型类民俗艺术从形态研究、个案分析两个维度探索其传承机制和保护策略，是努力为总课题研究提供

现实依据与材料支撑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区域民俗与地方艺术互动的多维视角主要围绕造型类民俗艺

术研究展开，探讨当下民俗艺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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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研究对象的造型类民俗艺术

准确而具体的研究对象是开展研究工作的必需，也是阐明本研究工作合法性、必要性的前提。作为本

文研究对象的造型类民俗艺术，本就是一个复合型的词语组，如果不解释清楚，很容易造成后期研究的混

乱，也不利于学界的交流与接受。造型类民俗艺术涉及造型类、民俗、艺术三个名词，对三个名词的探究

将有利于更好地阐明本文的研究对象。

虽然民俗与艺术作为两个所指明确的词语在 《史记》《后汉书》中早已有之，但是二者组合成为一个词

语，且作为学术概念出现却是源自成立于１９２６年日本的 “民俗艺术之会”。该学会创办有自己的学术刊物

《民俗艺术》，且连续出刊近５０期，从而使得 “民俗艺术”的概念得以广泛传播。① 我国对 “民俗艺术”名

称的提出和采用是从民俗学领域而始，②较早且较有影响的在研究论著中使用 “民俗艺术”可能就是常任

侠③，之后便是岑家梧④。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宋飞龙、邱坤良先后出版了 《民俗艺术探源》
⑤ 《民俗艺术的维护》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我国先后有李瑞岐⑦、孙建军⑧、靳之林⑨、马银文�10、郑巨

欣�11、张道一�12、陈绘�13、李炅�14、陶思炎�15 等学者也都不同程度地关注到了民俗艺术。

关于民俗艺术的概念，陈绘将其界定为 “劳动群众在民间习俗中，为满足自身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所

共同进行的活动，并且作为习俗惯制和生活经验而世代传承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民俗艺术是民间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大众的、生活的艺术。”�16 陶思炎认为，“民俗艺术系传承性的民间艺术，或指民间艺术

中融入传统风俗的部分。它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

等方面广泛应用。”�17 叶大兵认为民俗艺术 “是指历代人民在创造、传承、享用的民俗文化事项中，通过塑

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人类情感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艺术形式。”�18 张道一认为 “与民俗有

关的民间美术可以成为 ‘民俗艺术’，但绝非所有的民间艺术都是民俗艺术。”�19 无论是陈绘、陶思炎、叶

大兵、张道一四位如何从自我研究的视角对民俗艺术进行界定，但都在民众创造、传承、与习俗密切相关

等方面有着相对一致性的认同。

李心峰根据艺术自然发生和实际存在的 “亲缘性”将其分为文学、美术（又称造型艺术）、演出艺术、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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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艺术等四大类别，其中美术（造型艺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书法、实用—装饰工艺艺术。① 可见，李

心峰是将美术等同于造型艺术。祝帅从我国艺术创作现状出发，将造型艺术界定为 “包括但不限于绘画
（含国画、油画、版画、水彩、壁画、漫画、综合材料绘画等）、雕塑、书法篆刻、工艺美术、艺术设计（含平

面设计、建筑环境设计、服装首饰设计、工业产品设计、各种新媒体设计等）、实验艺术（或称现代艺术、跨

媒体艺术等）等具体的艺术类型。”② 这种界定的范围更为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当下诸多新艺术形

式的覆盖。

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将本研究中的造型类民俗艺术界定为出于自身或群体的物质与精神生产生活需

要，民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享用、传承且具有典型区域民俗性及形象性的艺术形式，包括年画、剪

纸、泥塑、刺绣、纸扎等众多民间艺术形式。需要说明的是，张士闪承担的重大课题中关于民俗艺术个案

研究的子课题分别为语言类民俗艺术研究、表演类民俗艺术研究、造型类民俗艺术研究。虽然不能确定是

否能够实现对民俗艺术研究全面无遗漏的覆盖，但是此三个子课题是基于团队研究基础及研究触角所及而

确定的，自有其合理之处。③子课题的确定并非要对民俗艺术进行全面研究，而是基于三个子课题的拟定

范围，分类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类型互补、个案互证的研究，通过深描个案与聚焦问题，努力实现

从个案分析上升到理论概括，最终服务于总课题的研究。故，本研究中造型类民俗艺术的界定也未能做到

一个完全闭环的概念，而是基于本子课题研究需要的选定。

二、艺术活动与区域民俗互动而生的民俗艺术

艺术是民众个体或群体的生产生活实践创作的文化物象，基于或围绕该文化物象开展的活动都可称为

艺术活动。区域民俗是区域内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世代相传且相对稳定的文化事象。民众

在区域民俗影响下开展艺术活动生成的具有典型地方性的文化物象，即本文所及的民俗艺术。

考虑到语法特征的差异，艺术活动既可以视为一个名词，也可以视为一个动词。作为名词的艺术活

动，是对基于或围绕文化物象开展活动的整体性或概括性称谓，侧重于强调结果。作为动词的艺术活动，

是对基于或围绕文化物象开展生成或承继活动的动态性称谓，侧重于强调动作。区域民俗是一个名词，是

对区域内诸多民俗事象的整体性代指。作为名词的艺术活动与区域民俗有诸多的交集，交集部分的艺术形

式即民俗艺术。作为动词的艺术活动与区域民俗也有诸多的交集，交集部分就成为区域民俗的组成部分。

民俗艺术是区域民俗的重要构成，区域民俗又是民俗艺术的存续底色，故开展民俗艺术的研究离不开对所

处区域民俗环境的关注，对区域民俗环境的关注是为了更好地在特定民俗语境中研究民间艺术的发生、发

展、传承等，进而研究 “不同社会文化系统下最具有日常性、最具有感性魅力的历史人生和现实存在”④。

故，研究民俗艺术必须关注其所处的区域外在环境，大到一个区域社会，小到一个村落家庭，甚至相关的

艺人个体等。

造型类民俗艺术以民众可观可感的形式存续在民众生产生活之中，是民众生产生活中参与创造并享有

的传统文化符码和民俗生活物象，且依然在民众日常生计、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俗艺术是依托于区域性的民俗而存在的，存续于民众有序的民俗活动之中。在民俗艺术与民俗的互动过

程中，民俗艺术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内涵，区域民俗也因民俗艺术的参与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民俗是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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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因为民俗是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习以为俗的文化物象，并构成了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与

文化背景的一部分，而非单纯的一种文化艺术形式。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民俗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任何一

地的民俗都是依托于民众的生产生活而存在，民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生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寄生于

其中的民俗也是 “一个不断流动、演变的流动体，始终处于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之中”①，而与民俗相伴生的

民俗艺术具有一定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势必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并持续投射在随

时代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民众动态心理结构中。故，研究民俗艺术必须用发展的眼光观察民俗艺术及其参与

且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生态。

民俗艺术 “通过形式以及形式与日常生活特定方面的联系，成功地唤起观众的某种情感反映。”② 民

众的趋利性、实用性心理与区域民俗共同催生了民俗艺术，而社会流通交换领域的介入，使得民俗艺术完

成了从文化物象到文化商品的身份转换，一定的经济利益也成为助推民俗艺术传承的一种方式。“民俗艺

术在时间不断持续中的更迭延续，以及创造者与创造者之间的代代传袭、创造者与享用者之间的经久相承”③，

并不是一种看不见的技艺传承，而是借助一定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材料且生成一定的艺术形式来实现的。

不同地域的同类民俗艺术采用的材料也截然不同，因为其大多选择当地常见且易获得的材料，得之便宜，

用之便宜。如民众日常生产生活中常用的编结民俗艺术品，东部的冀鲁地区民众多用柳条编制，中部的山

西永济民众多用麦秆编制，西部的青藏地区民众多用牛皮绳编制，南方的福建民众则用竹子编制。如果我

们在研究过程中，不留意制作民俗艺术的原材料，就很难真正读懂当地民众创造传承的民俗艺术形式及其

在民众特定生产生活中的作用，也就无法找到其能够在当地社会中得以长久存续的根本理由。当然，民俗

艺术的价值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其所具备的某种功利性获得民众的情感认同进而得以实现的，而这种

情感认同的发生及发挥作用是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实现的。故，研究民俗艺术必须关注艺术形式本体及其

所发生关系的民众的生产日常生活。

广大民众是民俗艺术的造物者，而民俗艺术的实用性功能 “是民俗艺术创造主体进行艺术创造时的动

力来源”④。“任何事情的起源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开端，以事件的发生作为起源，必然导致起源的绝对化，

并且无法解释知识结构的生成机制。”⑤ 鉴于包括民俗艺术在内的民间艺术的特殊性，我们很难考究某一

个或某一类民间艺术起源的准确时间点或个体造物者，因为任何一种或一类民间艺术都是在历史发展的长

河中由多人甚至跨时代的群体在历时性的实践活动中才得以生成的，“体现出的是民众群体的集体意识和

共同体验，但这种意识和体验又是无数个体在自觉的民俗活动中塑造的”⑥。当然，一个个具体的民俗艺

术品虽然是社会个体所制作，但 “它是通过个体制作抒发群体情感，表达共同的风俗信仰。”⑦ 这并不影响

我们清晰地将广大基层民众认定为民俗艺术的创作者，因为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才最终促生了民俗艺术的

存在，是民众生产生活其中的集体意识使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实际生产生活需要的主动作为。“他们心中

揣着众多的民俗观念，通过掌握的制作技艺，自觉主动地遵循民俗生活时间节奏和民俗活动事象的安排，

适时生产制作各式各样的民俗艺术品”⑧，也直接丰富了区域内的民俗艺术形式，充沛了当地的民俗文化。

对于民俗艺术造物者的关注，是学术研究中以人为本的表现，也是对他们特定生产方式和生活经验的关

注，从而了解与熟知民众参与其中的生产生活的运行机制与所体现的民众的生存智慧，也将能够使承继于

其中的民俗艺术更加具有灵动性和生命力，从而在社会发展中持续发挥作用。故，研究民俗艺术必须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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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并传承民俗艺术的民间艺人。

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就是从民众过往的生产生活出发，努力提升民众当

下的生产生活水平。“对往昔旧物的欣赏和固守”不是应有的学术研究的态度，研究是为了更好地 “面对现

实和未来。”① 开展造型类民俗艺术的专题研究，对于挖掘传统文化蕴涵的时代价值，促进社会高质量发

展，增强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影响力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艺术民俗学对民俗艺术的观照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中国艺术民俗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组成部分，造型类民俗艺术研

究将坚持以艺术民俗学为学科本位，主要聚焦于区域民俗艺术形式个案的研究，并通过个案研究进而关注

该类艺术形式自身嬗变的文化逻辑及现实影响力的实现，特别是在当下社会文化意义重塑过程中表现出来

的生存智慧与发展脉络。

对艺术进行关注的视角有许多，但从民俗学的视角努力去探解艺术的起源、创作、传承、功能、价值、

接受等系统过程，最终破解艺术活动与区域民俗间的内在关联无疑是张士闪的一个创造。② 民俗艺术之所

以能够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根本就在于 “它所携带的对于民俗社会的参与性质”③。围绕民俗艺术开展

研究，就是要研究其 “在社会生活整体中的功能结构与意义生成”④。这就决定了无论是对何种民俗艺术

形式进行研究，都要将其置于时代－国家整体文化语境中，借助其所涵载的民俗生活特质，坚持宏观把握

与微观描述、个案分析与变迁梳理相结合开展类型或形态研究。开展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民俗艺术形式的个

案研究利于双向动态把握艺术创造与区域文化以及文化生态转型进程之间的关系，便于对该类艺术形式的

形式变迁、特质重构和价值重塑做出全面分析。立足于当下，我们要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该类艺

术形式的当下生境及其自我文化逻辑的构成，勾勒该类艺术形式与当下社会的互动往来，从而实现对现实

社会的关照。

对民俗艺术的认知，我们要 “放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相应的社会氛围中去获得，故要开展田野调查和

社区调查，要了解其传承背景和社会风俗。”⑤ 任何民俗艺术形式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周围的其他

文化物象乃至所处的区域社会发生着各种关系，这些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甚至制约着民俗艺术价值的实

现。这些相互交错的关系将周围的诸多文化物象链接为一个整体，即构成了区域内的文化生态。该文化生

态中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不是僵死不变的，而是有着自我的变化逻辑，并与其他文化物象一起呈现某种

交织发展的态势，进而构成了区域内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只有通过对该类艺术形式发展嬗变的历史脉络

与生存现状的整体关照，才有可能探索该类艺术形式如何在当下社会中建构民众与外在环境的关系，以及

其在与诸种关系共同建构的民俗语境中传承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民俗艺术不是天然生成的事物，而是 “以各自的艺术形态和实际功用”⑥ 服务民众生产生活的人工造

物。研究民俗艺术就是要研究其如何利用自己的外在表现形式在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发挥何种实际作

用，从而服务于民众的生产生活，并获得自我的承继空间。用艺术民俗学的视角开展民俗艺术研究，就是

通过关注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从民众生产生活的习俗出发对民俗艺术进行关切，从而试图发现它们发挥

作用的方式方法及实际效果。这种研究不仅仅是理论深度的探索或宽度的拓展，更是对民众过往生产生活

的关注，对民众当下生产生活的关切，最终是为了回馈与改善民众当下的生产生活，否则该研究的学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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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力将大打折扣。

民俗艺术是承继于民众日常的生产生活之中，并依托区域民众生产生活而存在的文化物象，将民俗艺

术形式从其承继的原生语境中强行抽离出来进行研究，无论其研究过程还是研究结果都是极其错误的。因

为被抽离的民俗艺术形式仅仅是作为一个干瘪的艺术 “外壳”存在，而毫无民俗的内在生命力，也更使其

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及延续的给养。开展民俗艺术研究就要主动走出书斋，进入民俗艺术生存并发展的民众

生产生活中进行田野考察，既要借助文字线索的导引作用，更要依靠眼观、耳听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开展

互辨、互证研究，从而将研究工作做得更为扎实。

造型类民俗艺术在民众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较为多样，既可以是民众顶礼膜拜的神灵象征物，也

可以是民众穿戴打扮的氛围装饰物，还可以是民众用来馈赠或交易的情礼承载物，甚至是追思亡灵的祭奠

替代物。换而言之，该类民俗艺术既可以是用来吃的，也可以是用来看的，可以自用，也可以馈赠给他人，

还可以通过商品交易出售给他人。对于民俗艺术的认知，起码应该 “包括作品、传承人、流程、技艺、民俗

应用等环节，其认知的取向涉及知人、知物、知事、知艺等几个基本方面。”① 如此多样的社会角色，如此

繁杂的社会功用，如此多元的观察视角，决定了采用任何一种的研究方法都将带来管中窥豹的结果。故，

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尤其是造型类民俗艺术的研究在坚持艺术民俗学为学科本位的基础上，要适时采用

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图像学、人类学等相关理论方法为基本指导，从而实现对其多学科的关照。

以我们一直关注的聊城木版年画研究为例。首先，要通过文献分析法搜集、整理有关木版年画的文献

资料，努力发现木版年画在社会历史不同时期的痕迹，以此来建构聊城木版年画的发展变迁史，并尝试发

现其与国家大势间的互动关联，进而勾勒作为民俗物象的木版年画与其参与建构的民俗生活在区域社会中

的发展轨迹。我们必须明白，文献资料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修改的过程，这也在相当程度上有意或无

意地为后人理解文献制造了一些陷阱。研究者若单纯地依据文献资料开展工作，很有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

断。其次，要采用田野考察法，通过走进回归历史现场的田野考察来钩沉不同区域的木版年画在社会下层

中散落的史料，如画版、画样、画诀、技巧、禁忌乃至与之相关一些传闻逸事等等。田野考察得来的资料对

于表现民间艺人的声音，甚至纠偏文献资料中的部分讹误或弥补缺失，探寻民众生活中的史实细节和民间

立场有很重要的帮助作用。如我们通过对多位年画艺人的访谈，获得了一些关于当地传承人遴选的故事乃

至其中的个别不和谐声音，可以凭此来反观当前的传承人遴选乃至非遗保护工作。当然，田野考察得来的

资料并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其错误及导致错误的原因也恰恰是我们可以多维关注民俗艺术的一个侧面。

如我们在聊城区域田野考察中得到了当地年画技艺传承谱系两个不同的口述版本，曾一度让我们困惑，后

又通过多人次的田野考察才得以验证某位艺人所述存在较大的瑕疵。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该口述有所瑕

疵就简单放弃，而是通过分析该瑕疵及瑕疵产生的原因来反思我们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存在的问

题，从而产出了多项理论成果。

需要说明的，文献分析与田野考察并不矛盾，文献资料依然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础。如果我们不能熟

练掌握相关的文献资料，而无线索地走进田野进行考察，无异于盲人摸象。田野考察得来的资料可以使文

献资料趋于完整，也利于研究者对文献资料达至更为妥帖的理解。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可以将文献资料与田

野考察得来的资料结合起来，尝试用推论性解读的方法按照某种问题意识进行下去，从而形成一个关于民

俗艺术的动态化认知。

四、结语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的国家，农业、农民、农村构成了传统社会的主要图景。即使那些传

统社会中走出农村，走进庙堂的士人官僚也不敢远离土地，因为那是他们维系社会运转的文化基础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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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典籍虽然充斥了府库，但是大量的文化讯息依然以各种形式寄寓在广大乡村之中，而未见于文字，

这也是每每遭受战乱之后，就要到乡村去寻找本土文化的重要原因。

民俗艺术是我们民族文化发展传承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时光凝结与形式支撑，是解读中华文明与理解民

众生产生活的一把钥匙。了解民族，了解国家，除了在浩瀚的典籍中寻找文字证据外，还必须聚焦民俗文

化在民众生产生活中的艺术凝结，深入考量带有民族讯息的本土艺术在传统社会的嵌入方式及作用效果。

民俗艺术、民族艺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是维系一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存续的内在根本。

学术研究既要追求知识和真理，更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最终是为了进一步改善和提升民众的生产

生活水准。学术研究可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的距离，但是经济社会发展是学术研究的问题来源，是学

术研究的主战场，学术研究的成果最终还是要通过各种形式或途径应用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去。我们有自己

的国情，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研究对象，有独特的研究问题，也势必需要适合我国实际、满足我国需要、属于

我国所有的研究方式、方法乃至范式，最终建立并完善与自身相适应的学科体系。

外来学术研究的方式、方法乃至范式只是我们开展研究的学术工具，具有相当的学术借鉴价值，但不

具有绝对的学术指导意义。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理论乃至形成所谓的路径依赖是极其错误的，借鉴、使用但

不迷信外来的研究方式、方法乃至范式，进而推进我们自己的研究体系及学科体系建设当是科学研究的重

要任务。张士闪基于多年学术实践基础之上建构的艺术民俗学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式方法，甚至已经成为

了学术界一定范围内的研究范式，而且正在成长为一个交叉型学科。此类学人的积极实践及取得成绩对于

推动构建我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彰显民族学术话语的世界意义，展现我国特色、我国

风格、我国气派都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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